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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贡灯会源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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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德阳孝泉，孝泉是一个小
镇，小镇上有五个泉，其中有一个泉，叫“磨
坭湾”，我家就在附近。小河悠悠地流淌
着，见证了我成长的点点滴滴。母亲，就像
那条小河，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在我身边，用
她的爱和关怀，滋养着我茁壮成长。虽然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但那些关于母亲
的记忆，就像小河中的流水，永远潺潺流
淌，温暖着我的心房。

记得那个夏天，家乡的小河水位上涨，
母亲带着我沿着河岸洗衣服。阳光照在水
面上，波光粼粼，微风拂过，带来一丝凉
意。母亲边洗衣服边教我如何识别河中的
石头，哪些是平的，哪些是圆的，哪些是危
险的。我光着脚丫，在河水中嬉戏，偶尔捡
起一块石头，模仿母亲的动作。

小时候的我特别喜欢下河游泳，但是
母亲怕我有危险，总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去，
小时候的我性子又非常倔强，非闹着要
去。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母亲拿我没有办
法，只得陪着我。当母亲看见我在河水中
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时，时不时会在岸边
喊几句：“小心，注意安全！”母亲的声音，
如同小河的流水，温暖而坚定。

秋天来临时，小河边的柳树披上了金
色的外衣，母亲会带着我去采摘河边的艾
草。艾草的香气混合着泥土的芬芳，让人
心旷神怡。母亲教我如何挑选最鲜嫩的艾
草，然后回家制作艾馍馍。厨房里，母亲忙
碌的身影和艾草的清香构成了一幅温馨的
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每逢端午节，母亲总会亲手制作艾馍
馍。她将新鲜的艾草捣碎，和入面粉中，再
捏成一个个小巧玲珑的馍馍。馍馍散发着
淡淡的艾草香气，口感清香独特，是我童年
时最珍贵的美食。

制作艾馍馍的过程，仿佛是一种仪式，
母亲总是神情专注，手法熟练。她轻轻揉
捏着面团，仿佛在呵护着一个宝贵的生
命。当馍馍出锅的那一刻，整个厨房都弥
漫着艾草的清香，让人忍不住垂涎欲滴。

母亲笑着将热腾腾的艾馍馍递给我，
眼中充满了爱意：“孩子，快吃，凉了就不好
吃了。”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艾草的香
气在口中弥漫开来，仿佛母亲的关爱也融
入其中，让我感到温暖和安心。

那时的我，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能干
的人。

家乡的小河，见证了我与母亲之间的
无数欢笑和泪水。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挫
折，母亲总是像小河一样，给予我无尽的
慰藉和支持。她温柔的话语，就像溪水般
潺潺流过我的心头，让我重新找回信心和
勇气。

已经成为母亲的我，早已经理解了她
的辛劳和付出。每当我在厨房里制作艾馍
馍，手中轻轻揉捏着面团，我就能感受到母
亲的气息，仿佛她就在我身边，指导着我。
我做出的艾馍馍，虽然不及母亲的味道，但
在我心中，它们承载了母亲的爱和教诲，是
我对母亲最深沉的怀念。我将艾馍馍递给
自己的孩子，看着她满足的笑容，心中充满
了感激和骄傲。

家乡的小河，母亲的艾馍馍，都是我生
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们教会了我如何
去爱、如何去生活、如何在逆境中坚持，它
们陪伴着我成长，给予我力量和勇气。无
论身在何处，只要想起家乡的小河和母亲
的艾馍馍，我就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幸福。

母亲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她的
爱和关怀，就像家乡的小河一样，永远流淌
在我的心中。

这是一处 20 世纪初修建的老建筑——
传统二进院。二进院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院子
有两重院子，前院大，左右厢房加正堂，后院
小，可以上到半面采光的阁楼，想必曾经是内
宅小姐的闺房。这个小院隐藏在街面的后
面，面对青年路的门面依旧是老成都的木板
房，每到白天可以取下门板做生意，也可采
光。门板房旁边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上
方钉着一个蓝色小门牌：青年路34号。

这里是原成都市九三学社的宿舍院。穿
过走廊走进第一进小院，天井不大，不到 30
平方米，三面都是房间，住着四五家人。我们
家搬进来时就在通往后院的过道里隔了 3 米
宽左右就成为一间房子，12 平方米左右，在
20世纪60年代也足矣，只是把本来就很拥挤
的小院变得更加拥挤。

那时的青年路可没有 1980 年代沿街为
市时那样红火，那时的青年路并不宽，没有太
多的人走过，更没有汽车驶过，冷清到门可罗
雀。马路斜对面青年路 21 号便是当时大名
鼎鼎的成都电影公司，虽然算是一个事业机
构，但它也有一家电影院，只是在那个年代电
影片子极少。

沿着青年路再往东走便是春熙路，这里
也曾因为耀华食品、成都古籍书店、孙中山铜
像、青年宫电影院、亨得利钟表店和成都工艺
美术品商店而著名。沿着青年路往西就是盐
市口，那里有成都最著名的人民商场，往南就
是盐市口邮政局，往北就是总府街路口的红
旗副食品商场，这样看来，在上世纪 80 年代
末的内地改革开放中，这里的夜市红火也不
无道理。

我们刚搬进这个小院很不适应，临时用
竹板抹泥隔出来的房子不隔音，院子里一大
群小孩子打打杀杀的，闹腾得很，经常还会撞
到薄薄的泥墙上要撞倒一般。前院尹孃家里
3 个男孩，完成不了作业也只是要挨打，一到
检查作业时先是呵斥接下来就是孩子的哭啼
声；隔壁张婆婆的儿子媳妇去了五七干校，留
下一个上幼儿园的孙子，小孩子想父母常哭
闹，于是到了晚上，小院里仿佛真印证那句

“你方唱罢我登场”，叫声、骂声和哭声成了一
曲烦恼三部曲。我们家和张婆婆家是在小院
的正方临时隔了两间房出来的，不大的两间
房中间留了一个两米宽的过道，这让原本采
光不好的小院更加阴暗潮湿。

就这样一个不大的小院里住着八九家
人，大家共用着一个没有采光的黑厨房，即
便屋顶上有几片玻璃亮瓦，不知多少年的烟
熏火燎早已没有了任何采光效果，小院角落
里有一个旱厕，到了夏日臭味熏天是自然
的。院子的天井里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供全

院人使用。最热闹的时候是清晨，小院里的
阿姨婆婆们都要起床给孩子做饭，一时间，
小院厨房里揭蜂窝煤盖子的声音此起彼伏，
一个蜂窝煤 12 个气孔，我们那时叫它十二
响。邻居互相帮助，如果谁家起来晚了，邻
居会帮你揭 12 个小盖子并打开下面的通风
口，对于这个揭蜂窝煤盖子的十二响也曾经
有很多恐怖的故事，我是院子里最大的小姐
姐，每到夜晚院子里的小孩子围着我要听故
事，毕竟那时的我也算是“见多识广”了，我
会编造出深夜漆黑厨房里发出的揭蜂窝煤
盖子的声音，还有披着长发被炉火映红的脸
⋯⋯每到早上，最繁忙的是自来水龙头，阿
姨们一边洗漱一边大声呵斥着孩子赶紧起
床吃饭上学，那时候闲散了 3 年没有上课的
孩子刚刚开始回到校园，对回到教室上课的
抵触情绪可想而知。

我最喜欢院子里水龙头旁挣扎着长出来
的几棵构树，它永远长不高，那是因为刚长出
构叶就被院子里的阿姨阿婆们掐来洗碗，构
叶上长着密集的毛绒，可以当做洗碗布除去
油腥，老人们坚信在那个还没有洗洁精的年
代，构叶有着强大的功能。就在潮湿的水池，
构树顽强地生长着，像是取之不尽地给小院
阿姨们提供洗碗布，阿姨们绝不让它长高，于
是这几棵构树永远无法向上生长，去透过天
井触摸天空。相比之下，院外狭长走廊里的
那几棵构树就要幸运得多，它们高大成木，为
小院里的居民遮挡着太阳，只是到了秋季，放
学回家的我们就惨了，经常遭遇“空中袭击”，
一不小心就会被突然掉下的红色浆果污染自
己的衣服。

住在小院里的人总是埋怨着小院的拥挤，
都希望有一天能搬出去住一个更宽绰的房子，

我也不例外，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条街在10年以
后会成为成都红极一时的繁华商业街。

70 年代中期，父亲复出后调到了省财政
局工作，于是我们全家又搬到了南新街 37 号
的省财政局大院居住，这里离青年路 34 号不
过半条街，回到青年路 34 号小院去看望小伙
伴也是我的乐趣，后来也见证了青年路商业
街的形成。正是因为青年路处在春熙路商圈
和盐市口商圈的中间连接处，也就给了改革
开放初期的青年路夜市和服装批发市场奠定
了重要的地理优势。

那时去得最多的应当是春熙路古籍书
店，父亲一生喜欢书法字画，抄家时父亲的古
籍线装书和字画都被装箱拿走了。每个月父
亲领到工资就会带上我走半条街到春熙路孙
中山铜像边的古籍书店去淘线装本的古籍
书，运气好还可以淘到一些好的字画。二楼
给干部专供书店，上楼要凭统一发的干部购
书证，里面大多是历史书籍和外国的政治、经
济、文学类书籍。每到周末是我们年轻人最
开心的日子，几个玩得最好的女朋友都要约
着去春熙路口的耀华餐厅，那时一块钱在耀
华餐厅可以吃上一只全鸡全鸭，但对于我们
来讲这也是舍不得的，不过就是喝上一杯冷
饮，几分钱到一角多钱，最便宜的就是“泗瓜
泗”，名字好听，不过就是橘子汁罢了，也有酸
梅汤。后来北京的“老莫”火了，成都耀华餐
厅也卖起了西餐，很简单的西餐，每月发了工
资就要去大吃一顿。

到了 80 年代，原本冷清的青年路一下
子火了，不宽的街道到了晚上便被各种摊位
占满，最时髦的喇叭裤、蛤蟆镜、蝙蝠衫、的
确良衬衣满街叫卖。那时很多待业青年、国
营厂的工人都抓住机遇，赚的就是一个商品

差价，我们叫他们倒爷，他们要么坐着火车
在深圳中英街“倒”来颠覆人们认知的各种
稀罕物；要么清晨去火车站荷花池市场批发
出内地仿制的“奇装异服”，一时间成就了一
大批成都的万元户，也开启了成都逐渐走上
商业市场化的步伐。就像后来有人说：华尔
街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金钱；青年路上的
每一个摊位都代表着机会。也有老人说：青
年路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太古里”、西南时尚
的风向标。

后来我们又搬家了，搬到了更远的华西
坝，成都的城市建设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
变化。若干年后我又去到这里，青年路 34 号
的小院已不复存在，昔日寂静的小巷湮没在
如今车水马龙的繁华商业街里。听说每到清
晨，这里的九龙广场、万紫广场、金开广场、明
都广场挤满全省各地来批发商品的商贩，他
们依然在寻找商机，捕捉着时尚和价格差的
最佳结合点。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青年路 34
号小院里尹孃的儿子，当年曾经跟在我后面
一起玩儿的小男孩邓文，如今他已经成为一
个成功的企业家，执掌着四川最大的食品调
味品上市公司⋯⋯我们谈起了曾经的青年路
34 号那些故事，他拿出了一张小院孩子们的
照片说：记得吗？这是你给我们拍的。

这些年有时也去太古里参加一些活动，
人头涌动的春熙路已经变得陌生，但是看到
的是触摸世界时尚的新商业区。此时，我更
愿意闭上眼睛，透过眼眸隐约的灯光，听着耳
边传来的喧嚣的立体声，在我们心里依然浮
现出那时青年路上的那片宁静；回忆着青年
路 34 号充满生活气息和繁忙的小院，还有那
两棵永远够不着天的水池边的构树。

青年路：时光里的街巷
□米瑞蓉 文/图

如果说对于一个人的少年记

忆来讲，最能承载的莫过于曾经

住过的房子，因为那是安放一个

人躁动狂放身心的地方。

青年路34号，一个曾经装满

我青少年时期记忆的地方。1969

年，父母接受“调查”，哥哥姐姐下

乡各奔东西，14岁的我在几个小

伙伴的帮助下，一个架子车拉上

全家人各奔东西后留下不多的生

活物件搬进了这个陌生的小院。
1974 年，米瑞蓉和哥哥米家山在位于南新街 37 号四川

省省财政局院子里

20世纪70年代，南新街的
孩子们。（前面这个最小的孩子
就是现在著名企业家邓文）

元宵灯会从宫廷走向市井，逐步枝繁叶
茂地生发开来。与此同时，灯会也走出宫
廷，走进寺庙祠堂，被赋予了宗教色彩，遂演
变成天灯会。兴起与隋唐以来佛教的兴盛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灯会多以法会的
形式为信众祈愿，而市井灯会也以祈福娱乐
为目的，更多体现为全民参与。从文化生态
学的角度看，二者都生发于家庭手工业与小
农经济结合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半封闭的四
川盆地中部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在家国同构
的宗法社会里成长壮大。作为传统农耕文明
孕育的、川南汉民族集体创造的乡村风俗和
特色地域文化，市井灯会节庆与寺庙祠堂的
天灯会民俗并行不悖，一个喜庆热闹，一个庄
严肃穆，互为补充，相映成趣。两者在某一特
定区域可能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消彼
长、互为补充的关系，并未出现因一个民俗兴
盛导致另一个民俗受到挤压和影响而出现衰
落的情况。

2019 年，中国彩灯博物馆组织开展自贡
彩灯传统制作工艺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时，对自贡灯会的历史渊源进行过梳
理，认为：（自贡灯会）植根于自贡这方热土，
具有独创性和唯一性。自贡因盐而兴，盐场
井架、天车、笕管等采卤、输卤工具捆扎技艺，
成为制灯技术的源泉。初唐后，佛教传入，荣
县大佛、诸多庙宇和铁山古道上大量摩崖石
刻佛像相继开凿与修建。其间举行的天灯

会，为彩灯技艺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文化条
件。井盐生产，推动盐场多门类手工业发展，
古建营造，泥、木、石等民间工匠汇聚，技艺得
以精进、糅合、协作，卯榫、雕刻、彩绘、编织、
扎染等成为彩灯制作的技艺基础，成就了技
艺的丰富、吸纳、包容性。明清时期，自贡地
区繁荣富庶，为物质能耗极高的灯会展示主
体——彩灯的制作提供了经济保障。湖广填
四川、川盐济楚，促进大量移民，大开井灶，带
来文化交流互鉴。盐商的奢靡享乐，赏灯、玩
灯、斗灯风盛，繁荣了彩灯文化，推动制灯技
艺成熟。

自贡地区自唐宋以来即有新年燃灯的习
俗，明清时逐渐形成灯的会节。《中国自贡
——南国灯城》中描述：每逢春节至元宵期
间，燃火树、挂红灯、立灯杆，还有各种民间杂
耍、曲艺表演，称之为天灯会，亦曰天灯节。

《自贡史话》称，（自贡）古代灯会分两种，一为
庙会期间举办祭祀性（天）灯会，一为每年春
节期间举行庆祝性灯会。

就自贡地区天灯会的起源，荣县高山镇
湘阳洞《同结》残碑载“天灯之供，肇端于宋
⋯⋯相仍勿替如新⋯⋯流传⋯⋯锱铢⋯⋯”
等字样，“天灯之供”即信民供养天灯，这是天
灯会运行的主要方式；“肇端”，即开始。碑文
记载表明，自贡荣县地区的天灯会起源于宋。

自贡天灯会的起源，及其与元宵节庆间
的关系来说，今自流井区仲权镇《南华宫敬设

万年天灯记》中有“天灯之设，昉自汉唐⋯⋯
以庆贺上元之佳节”的记载。对此，我们认为
可这样理解：“昉”即开始的意思，亦即自贡地
区天灯习俗始于汉唐，其目的是庆贺元宵佳
节。汉唐时期是一个宽泛的时间概念，汉朝
和唐朝是我国两个兴盛的朝代，常常并提，但
是时间跨度大，汉唐的提法多意指后者。同
时，仲权镇原为富顺辖地，秦时属巴郡、汉时
属犍为郡，彼时为刚刚开发的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点天灯是汉民族节日习俗，此地唐时天
灯习俗的可能性较大。比较而言，“天灯之供
肇端”比“天灯之设昉”的表述更为确切。

民国版《荣县志·山脉》记载，位于来牟千
佛岩附近也有“灯杆山”之地名，说明此地立
灯杆的习俗古已有之。

那么，自贡灯会又源自何处呢？文史
专家宋良曦认为，自贡灯会源于成都，在发
展中融合了川内，尤其是毗邻的泸州、井研
等 地 区 的 灯 会 习 俗 。（宋 良 曦《中 国 自 贡
——南国灯城》）

成都灯会，西汉萌芽，东汉有形，唐代炽
盛。传说东汉顺帝时沛国丰人张道陵在成都
鹤鸣山创五斗米道而举行“燃灯祭斗”仪式，
乃最古老的原始灯会。费著《岁华记丽谱》记
述了唐玄宗元夜在叶法善陪同下在成都街市
观灯，在富春坊饮酒赏夜的传说。五代“蜀王

孟昶时的四十年中，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宋
开宝二年（969），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
岁以为常”。（《蜀故》）据《华阳县志》载：“正月
九日，俗谓之上九，是夕始放灯，日出灯。”“十
五日谓之元宵，市井祠庙结棚张灯，光明如
昼”。川南井研县，“正月初九开始出龙灯、狮
灯、牛灯、花灯，日夜不断。正月十五元宵节，
白天有各种灯和平台、高装、地会等旅行，入
夜烧花，鸣放各种烟花，闹至天明始散。”泸县
古称江阳，其县城“旧历正月初九至月望，此
数日晚间，七门五保，竞赛龙灯”。“观者填街
塞巷，锣鼓喧闹，火星乱落。”

这些史料证明，随着官民同乐的成都灯
会会节活动向周边地区辐射，自贡、泸县、井
研等盐业产销地由于交通相对便利、经济较
为发达，而更容易起而效仿。同时，亦可合理
推测，自贡灯会应该与井研灯会、泸县灯会处
于同一时代，不应早于成都灯会的唐朝。

民国版《荣县志·礼俗》记载了上元（元
宵）和中元（七月十五）灯会的盛况：“荣县新
年灯火甚盛。唐人称火树银花。合者，盖林
立矣。而楼台为甲观，乡民通曰亭。一城数
亭，一亭各式，其高数重，构材雕楼，临春组
合，彩笺书画，嵌灯如星。一亭然四五百灯，
辉丽万有。西人来观，亦欣然京沪所不见
也。七月十五，各乡馆举盂兰佛事，夜张花
繖，其制不一。火之发也，瑰怪溢目⋯⋯师灯
为西凉胡舞，木媐索诸技，唐宋具详焉。”这样
纷繁热闹的场景，就是放到今天的自贡灯会
现场也不会逊色多少，各种杂耍表演也和今
天灯会的文艺演出有类似之处。只是时代不
同、形式不同、档次不同而已。

这段记载两次提到唐，充分表明自贡地
区新春灯会和中元灯会唐时就已盛行。

南宋淳熙二年（1175 年），陆游受命摄理
荣州（现自贡市荣县）代理州事，其间写下的

《沁园春·一别秦楼》中有“一别秦楼，转眼新
春，又近放灯”一句，被很多人认为是自贡灯会
历史的重要佐证。经过研究，我们比较认同
王余、张方来在《品评自贡灯会》一书中的分
析，“又近放灯”可理解为“又接近（春节）放灯
的时间”，或者指京都放灯，或者指其家乡放
灯，也不排除是荣州放灯，但都不能确证。

以上可知，自贡天灯会与自贡灯会都是
从宫廷元宵灯会流传、演变过来的，是在自
贡地区孪生并行，且相互影响的元宵节庆民
俗。按照志书和现存碑刻记载，起源于唐，
宋时已比较兴盛。只是天灯会更多的是依
托宫庙祠堂，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跟自
贡地区宫庙祠堂的众多，尤其是佛寺众多有
密切关系。

自贡灯会与天灯会
□钟学惠

城
名名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

感
情情

母亲的艾馍馍
□万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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